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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2日下午，当岳光溪从电话中得知

自己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他正躺在医院的

病床上输液。

这是他住院的第一天，上午刚刚做完一系列

检查。早在一年前，岳光溪就发现身体不适，但

由于工作繁忙迟迟没能去医院检查，直到2009年

12月1日他才抽空来到医院，没想到，初步检查之

后医生要求他“立即住院”。

“这么多年一直忙工作，很少休息。看来这

身体是不行了，该‘修理’一下了。”岳光溪平

静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

一句话 用20年为中国有力还击

“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也让我跟外国人赌

了20年。”岳光溪所说的“这句话”，是原芬兰

奥斯龙公司在回绝中国的技术购买要求时说的一

句“我们只卖苹果不卖树”。那是在上世纪90年

代初期，始于80年代的循环流化床技术已经很快

转化成产品，中国虽然也早就开始了循环流化床

技术的研究，但由于投入等多方面的原因，发展

得不如国外快。原芬兰奥斯龙公司的循环流化床

技术比较先进，曾向中国出售了几台循环流化床

锅炉，中国一直想引进他们的技术，却被声称只

卖锅炉不卖技术的奥斯龙公司一口回绝。

听到这句话，岳光溪非常生气：“我就不

信我们种不出树来！”于是，他埋头钻进循环

流化床技术的研究中，在这个方向上一干就是

20多年。

循环流化床技术是洁净煤技术的一种，它

把化工里的流态化技术转移到燃烧领域使用，这

一技术的煤种适应性特别宽，各种劣质煤都能

烧。更重要的是，这一技术在燃烧过程中的氮氧

化物排放量非常低，并且可以通过在燃烧室中直

接放入石灰石的方式脱去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

化硫，比起在锅炉后面加一个脱硫塔的湿法脱硫

技术，还起到了节水的作用。在岳光溪看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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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企业，研发这块儿太弱了，所以需要高校和科研单位作为中国企业公用的研发部门来帮助

他们解决工业上的实际问题。站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你就必须要说这块土地的话。

——岳光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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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技术对中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是

燃煤大国，流化床技术不仅低成本地解决了燃烧

过程中氮氧化物和硫的排放问题，还可以解决采

煤、洗煤过程中排放的固体废物——煤矸石堆积

的问题。这样看来，外国公司对这项技术进行严

密的封锁，就是为了长期攫取高额的利润，而

实际上，外国的技术在中国的实际应用效果并不

好。所以，岳光溪等研究人员的任务就是掌握循

环流化床技术的燃烧理论，发展适合中国煤种条

件的循环流化床锅炉产品。

事实证明了岳光溪的看法。90年代初，某大

型国企曾从国外一家公司引进了两台循环流化床

锅炉，因为燃料更换需要对锅炉进行改装，国外

的公司却说无法改装，只能更换锅炉。这时，岳

光溪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运用自己提出的“定

态设计”概念提出了极为简单的改造方案，否定

了国外公司更换锅炉的建议。国外公司得知这一

情况，立即改口说可以对锅炉进行改装，最终拿

出的改造方案和岳光溪的方案是一致的，这一下

就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4000万美元。

“对循环流化床燃烧理论的掌握真是一个漫

长的过程！”岳光溪说。从十几年前的基本理念

开始，随着一个又一个问题的提出，岳光溪终于

在2005年完成了全新的循环流化床燃烧理论体系

骨架的搭建。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国

外的循环流化床燃烧设计理论基本是经验性的，

实际上从基础理论到设计方法，他们并没有完全

掌握。而岳光溪的这套理论体系研究清楚了循环

流化床锅炉设计背后的道理，揭示了国外技术的

缺陷和不适应中国条件的根本原因，使循环流化

床锅炉设计从纯经验方式转向了理论指导方式。

“我们中国人不能只在世界上卖裤衩背心，

我们应当更多地卖技术产品。”抱着这样的理

想，岳光溪把他主持完成的循环流化床锅炉设计

技术出口到了日本，实现了中国循环流化床设计

技术的第一次出口。近年来，法国、瑞士、英

国、美国等国越来越多的公司找到岳光溪，希望

与他的团队进行合作。岳光溪信心十足地说：

“我们中国人的研究也可以在世界前列。”

一个领域 创新来自漫长的积淀

从“七五”到“十一五”，岳光溪始终没有

离开过国家循环流化床燃烧攻关的第一线。

“‘七五’的时候我还在跟着老师学，

‘八五’开始跟着做，‘九五’成为项目负责

人，现在正在负责‘十一五’世界最大容量60

万千瓦超临界循环流化床锅炉示范项目。”岳光

溪感慨道，“从开始的幼稚无知，到现在我们形

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这套理论体系。”

然而，提到最初开始从事流化床研究的原

因，岳光溪却说：“我的经历非常不好。”

岳光溪1964年考入清华动力农机系，在校期

间赶上了“文革”，年轻气盛的学生们在一起，

谈论中自然会发表对“四人帮”不满的观点。就

在他本该毕业的1970年，岳光溪被错打成“反革

命学生”。在清华实验电厂做了3年烧煤工之后，

他被下放到山西岚县，先在一所中学工作了不到

一年，又被误以为是学电机的，调到岚县电机厂

工作。在电机厂做技术员的那段时间里，岳光溪

不仅自学了电机学的知识，更利用所学的知识和

技术，使得这个偏僻山沟里的电机厂扭亏为盈，

成为岚县效益最好的地方国企。

直到1978年得以政治“平反”后，岳光溪

才又考回清华读热力学与传热学进修班，毕业后

留在热能系热工学教研组。热工学教研组的方向

是专业基础课，岳光溪觉得自己“学历不高”，

但在企业工作了多年，所以希望能够更多地从事

工业应用研究，于是开始与热能系锅炉教研组接

触。当时正在锅炉教研组从事流化床研究的张绪

祎教授交给他一个课题，就这样，岳光溪逐渐在

锅炉教研组承担任务，直到1985年正式调入锅炉

教研组，跟随张绪祎从事循环流化床研究。1993

年，岳光溪成为课题组的负责人，现在该课题组

已经有7位教师、20多个研究生。

岳光溪非常清楚，在这样一个传统的研究领

域，想创新就必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要对前人

的东西有非常深入和直接的认识，“创新需要一

个漫长的掌握别人的东西的过程”。岳光溪始终

强调面向应用的科研要抓住市场的需求，找到能

够长期做下去的研究领域，这样才能获得持久的

支持，使研究者能够形成完整的认识过程，继而

去创新。

岳光溪深有感触地说：“我在循环流化床领

域干了20多年，直到现在我才敢说，我搞懂了，

我能做得比别人更好、和别人不一样了。人一生

就只有这么一点时间，我干到身体成这个样子，

才刚刚完成这个过程，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干，

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不容易的，一定要克服浮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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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踏踏实实做事，才能一步步走过来。”

一条路 产业一线有伙伴，有真知

20多年来，岳光溪在循环流化床研究领域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最让他感到得意的却是近

几年在煤气化技术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分级

给氧煤气化技术，这项技术是把燃烧领域分级送

风的概念拓展到水煤浆纯氧气化技术中形成的。

让岳光溪备感高兴的是，这项技术的实验室研究

与工程开发是同步进行的，从产生最初的想法开

始，5年之内就推出工业装置，现在已经开始产业

化推广。岳光溪认为，它之所以能迅速从研究走

向工程示范，关键就在于充分利用了20多年来积

累下来的产学研结合的经验。

岳光溪说，在高校做科研，尤其是工科，

必须走一条产学研结合的道路。研究者不到第一

线去，不亲自操作，永远得不到真知。岳光溪经

常出差，和全国的许多电厂、锅炉厂建立了密切

联系。在和这些企业的接触中，无论讲课还是技

术转让，岳光溪从来不讲条件，经常是无偿的。

“你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他们会非常欢迎你，

你有任何困难也都可以找他们。”每当有新的技

术想法，岳光溪都会告诉这些企业，让他们去实

践，出现问题反馈回来，再进行设计改造。岳光

溪总说，给企业的人讲课，自己从企业人员那里

得到的信息和认知实际上更多。所以，岳光溪走

到哪儿都会留下手机号，经常有一些认识或不认

识的单位给他打电话，询问技术问题。“我都

是随时接电话，知道如何解决的我就电话里告诉

他，不知道的我就马上派人过去调查。”

因此，除了课题组这个科研团队，在岳光溪

的身后，还有一个由全国许多大小企业组成的产

学研队伍。正是在这支产学研团队的支持下，岳

光溪的很多想法在经过实验室实验之后，才能迅

速地走向工程开发。“因为我们懂得工程师的语

言，懂得企业的难处，所以企业信任我们，愿意

和我们共同承担工程开发的风险。”岳光溪说，

“这是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可不是一天两天就

能实现的。”多年的科研经历也让岳光溪深深体

会到，作为高校的研究人员，必须了解工程实

际，否则就不会有工程感觉，同时还要把问题带

回学校进一步研究，运用自己的知识从更深的层

次去看问题，掌握问题背后的实质，“这样做出

来的东西比单纯从实验室里出来强多了”。

岳光溪关于节能型循环流化床的设想就是

在产学研结合的过程中形成新的专利的。一直以

来，循环流化床技术存在容易磨损和厂用电高导

致发电效率偏低的缺陷，岳光溪认为，填充物料

太多是导致这两个缺陷的根本原因。这一设想突

破了循环流化床技术的传统认识，必须进行测试

来证实。事实上，有这种想法的不止岳光溪一

人，有国外研究者曾申请这一项目，却由于没能

获得资金支持而放弃。

怀着这一想法的岳光溪在一次行业会议上结

识了一位山西电厂的厂长，当时由于房间不够，

两个人挤在一张床上睡，厂长向岳光溪诉说了节

电指标完不成的苦恼。当岳光溪把自己的设想告

诉他时，厂长非常高兴，当场保证一定试验出结

果来。次年5月，正在美国开会的岳光溪忽然接到

厂长的电话，告知试验成功，锅炉厂用电降到了

连岳光溪都没有想到的程度。岳光溪非常兴奋，

立即准备回国组织人员前去测试。最终的结果证

实，这项技术使得用电节约10%～20%，并且基本

消除了燃烧室磨损，在节能和降低磨损性能上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采用该技术的新型锅炉也因为

性能好而广受欢迎，为锅炉厂带来了良好的经济

效益。

更让岳光溪备感欣慰的是，课题组里的年

轻人已经成长起来了，至于自己，岳光溪坚定

地说：“洁净煤技术对我们国家非常重要，我

也很喜欢干这个，所以还会在这个领域继续做

下去。”	

记者手记

“当了院士固然是好事，但其实人最高兴的是什么？是在行业里得

到别人的承认，因为你给别人带来了解决问题的方案，这是我一辈子最

得意的事。”岳光溪说，最让他觉得心满意足的，就是在行业里有很多

好朋友。他尊重企业自身的成果，热情帮“朋友们”解决问题。在课题

组，他也特别强调大家要相互承认，彼此尊重劳动成果。正是这样的为

人处世态度，为他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采访是在岳光溪的病房里进行的。他的平易近人和坦诚直率，让人

感受到历经波折之后的淡定、从容和乐观。采访期间医生来做检查，临

走时看了我们一眼，又叮嘱岳老师说，要注意休息，该放下的工作就暂

时放下，不能太鞠躬尽瘁。我们深感不安和抱歉，唯有衷心祝福他早日

康复。


